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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零二回第一百零二回  四伏降六龍素臣神算　三胞生六宿石女奇胎四伏降六龍素臣神算　三胞生六宿石女奇胎

　　畢竟這罐桐油從何而來？緣毒龍前破柳州，挑選男婦，有一大戶一妾一女，俱被挑去，生生死。大戶痛恨入骨，想要報仇。卻

因毒龍鱗甲刀箭不入，無從下手。得了素臣檄文，知怕桐油簽刺，即遣一刺客，持此二物，潛入毒蟒行宮，伏在樑上。毒龍並不睡

臥，難於行刺，故乘其假寢，把桐油傾下，亂中跑出。當下毒龍遍索奸細不獲，呼疼叫痛，鬧至天明。立定主意，收兵回峒。正要

發令，親軍報說：「文白請軍師出城會話，如有隨從，俱穿衣甲，毋許赤身。」毒龍等猜想，必是說降，急令心腹親軍，穿衣伺

候。一面傳到峒元問故，峒元道：「便是疑惑，不知何故？」毒龍道：「軍師主意，可與相見。」峒元道：「貧道出見，恐中其

計！」毒龍道：「他來請見，必有緣故，斷沒加害之理。該出去見他，隨機應變答之，進城說知，好從長計議。」峒元兀自遲疑，

毒龍強之再三，只得出城。見素臣一人一騎，只跟著三四個小兵，便把苗兵約住，也只帶得十餘人跟著，策馬相見。素臣把從人退

後，峒元恐有機密，也把從人退下。素臣舉手道：「道人別來無恙？下官前曾奉勸，休要助逆為亂，如何又反悔起來？」　　峒元

謝罪道：「岑峒主再四禮請，訛傳大人仙游，不得已而從之！」

　　素臣道：「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！令郎現在何處？」此時紅孩兒實在思恩，峒元假說留在峒中。素臣道：「道人貴庚？令郎貴

庚？峒元道：「貧道今年五十，小兒十九歲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那年相會，還是孩子身量，如今已是將冠，光陰迅速如此。道人年已

五十，該替令郎完婚，早得抱孫方好。請問令郎曾否訂親？」峒元道：「尚未。」素臣用手遠指城上，問：「那敵樓中窺望者，可

是赤身峒主？」峒元回頭諦看，果見毒龍等於櫺內暗窺，卻只做不知，回說：「非是。」素臣把手掄算道：「下官與道人相別，竟

三年有餘矣。前曾改裝入彌峒，岑峒主一見垂青，授以館餐，納其陳說；不日息兵，當請於朝，復還土職，以報其德。見面時，可

為下官道之。」峒元見素臣並無一句正話，惟入峒一段，似涉機密，口聲又比前高些。因恐隨來兵丁聽見，卻茫無頭緒，正待欲問

息兵之說。素臣已拱手而別。跟隨的兵丁，有一個就混入峒元隨兵之中。峒元回馬，滿心疑惑。毒龍在城上，已吩咐將素臣兵丁拿

進。峒元隨後進見，毒龍問：「文白何言？」峒元道：「說來好笑，並沒有一句正話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因把素臣之言，細細述

過，單瞞起復還土職之說，恐毒龍致疑。毒龍冷笑道：「孤家遠遠看著你與他屏退從人，密切面談，不信是說這些混話。」因問隨

去心腹，心腹道：「小的們在軍中，這文白說話又低，聽見許復還岑峒主土職，其餘一字也聽不出。」毒龍等怒從心起，問峒元：

「如何獨將要緊情節瞞起？」峒元道：「文白說不日息兵，當復還岑峒主土職，貧道欲問他如何息兵，便急拱一拱而別。文白這句

沒頭沒腦的話，正欲貧道轉述，離間大王及岑峒主之交，貧道如何肯中他計？並非敢瞞大王。」毒龍拍案大怒道：「好一張利

口！」喚過素臣之兵，作威嚇問。兵丁道：「小的原是彌峒峒丁，被文白捉去，現叫小的來，送書與岑峒主的。」毒龍問：「書在

那裡？」苗丁把腳纏解開，見腿上血污，是刳開股肉，把油紙包裹一書在內。親軍取出鮮血淋漓，讀與毒龍聽道：峒元本白舊交，

昨有書來，知將軍悔罪投誠，此識時之俊傑也！毒龍兇猛，知將軍輩力不能制；但須阻其歸峒，白自當除之。峒元之謀，亦可兼

行。事後當力保將軍復還土職，斷不食言！餘問峒元備悉。

　　毒龍怒極，毛髮俱豎，將峒元，岑■立時拿下，說道：「孤家要收兵回峒，怪是你們再三阻我，原來裡應外合，謀害孤家！峒
元定的惡計，快實供來！」峒元哭說道：「貧道原料文白必有奸謀，大王再三相強，始出一見；如今果中其計！峒元一死不足惜，

只可惜大王自剪羽翼，墮其術中而不覺耳！」岑■道：「本職與軍師若果通謀，文白必且密之又密，豈肯於眾人屬目之地，明遞私
書？」毒龍道：「他何嘗明遞私書，幸孤家在■中窺見，立時拿進；再若到你手內，私書早已毀滅矣！峒元明知文白與交，欲面與
計議，卻假作狐疑，必待強之再四，以絕孤等之疑。如今想來，連那夜裡桐油，必定也是你兩人所為。若不是熟人，如何入得行

宮？又何遍搜不獲？」峒元、岑■，極口稱冤。毒龍等如何肯信，俱道：「人不害虎，虎必害人！吩咐親軍，將兩人綁出，亂箭射
死，果應了峒元從前之誓！毒龍等商議：「西城是些女將，見我們必然羞怕，又是我們歸路，可急殺出西城，以脫虎口。」於是率

領親軍，開了西門，奮力殺出。難兒見城內兵出，忙來截殺，猛然見來兵個個赤身，羞得黑肉泛起紅雲，急向刺斜裡掩面逃跑。天

絲、小躔俱各羞避。手下軍兵，怎當得毒龍兇猛，見主將皆逃，紛紛四散，任其衝出。難兒等懼違將令，賊人已向前走，看不見那

樁怪物，便重複領兵，從後追趕。

　　毒龍等走有數里，忽被一枝男兵，從半腰裡衝殺出來，把苗兵截分兩段。各持大斧，單砍馬足，登時紛紛落馬，哭喊之聲，從

斧林中逃脫。再走幾里，兩邊伏兵齊起，各用硬弩飛蝗般射來，苗兵中箭者，非死即傷，哭聲震天，從箭林中抱頭鼠竄而出。又走

幾里，到一樹林之中，伏兵又起，放出火來，登時煙燄熏天，一片通紅，苗丁個個焦頭爛額，從火林中突出。直逃至羅思驛，後面

追兵稍遠，把敗兵檢點，只剩得一二百人，大半帶傷。毒龍傳令搶擄酒食，權且充饑。吃未半飽，後面鼓聲又響。塵頭起處，兵馬

追來，急急望前逃走。不防素臣親領一軍，攔住去路，六個毒龍拚命衝突，素臣手中紛紛發出竹弩，射入肉鱗縫內。軍士各擠擠

筒，桐油如雨點般注去，毒龍疼痛難當，心膽俱碎，只得棄了親軍，刺斜而走，不顧高低路徑，爬山越嶺，連夜奔逃。親軍俱已受

傷，怎當得素臣神勇。山莊內頭領，除奚、葉外，都聚於此，知道親軍不怕刀箭，各執巨斧蠻錘，盡力斲擊，擋著的都筋斷骨折，

剩不上百十個人，俱伏地求降。素臣自峒元入城，料定毒龍等有勇無謀，必然中計。即暗將東南北三面攻城兵將，抽撥至西城外，

分路埋伏。奚奇、葉豪領斧兵，張順、錦囊領弓手，士豪、韋杰、易彥領大軍，節次截殺，方得成此大功。當下素臣受了親軍之

降，收兵駐紮後面，兵將陸續都到。素臣命屈明回柳城撫民，權主府事。找尋峒元、岑■首級，以備號令。著華如虎、華如蛟靖下
屬縣。三人得令，自去得功，諸將繳令已畢，難兒領著天絲、小躔，伏地請法。素臣道：「我派你們攻西城，原令賊人輕視女兵，

好向西城逃走；你們從未見此等惡狀，必然跑避。彼忘命殺出，若遏其歸路，必致兩敗俱傷；不若俟其逃脫，從後追襲，再以伏兵

破之，方為萬全！此我之計，非爾等之罪也！爾等因已縱敵，盡力窮追，使賊人心慌膽落，疲不能休，饑不能食，亦足以功贖罪

矣！」諸將皆歎服。難兒起來，忽見士豪，不覺涕淚交重，哭拜於地。素臣怪問，方知難兒係士豪之女，籍沒入官，撥侍璇姑，因

恐玷辱家聲，故改林為木。大喜道「幸我向來俱以兄妹之禮相待，否則開罪參戎矣！士豪感謝叩謝。素臣即命難兒，與士豪一營宿

歇。父女二人忽然相會，喜極沾巾，竟哭笑了一夜。

　　次日天明，岑■、峒元首級送到，素臣催動人馬，直逼慶遠府城下寨。吉於公獻計，以李佐車說淮陰之說進。素臣大加稱賞，
將峒元、岑■首級，用高竿挑起，號令城中。射入檄文，備說柳州已平，四五毒龍夫婦已殺，其餘毒龍隻身帶傷，逃走入峒，令大
戶百姓取呂虎及守城偽官首級，開門迎接，以免降逆之罪！城中登時哄亂，有欲先殺偽官者，有欲先開城門者。呂虎及偽官，心膽

俱碎，率領苗兵，奪門逃走。素臣已伏兵在外，一併拿住，苗兵俱降。當即入城安民，又隨把偽官梟首，號令各門，呂虎監禁。令

吉於公暫理慶遠，發文右江道，令其速委賢員來署替換，屈明前至思恩聽令。著馬成龍、馬成虎分靖天河、河池等州縣。次日，拔

營向思恩府進發。兵過上林，令軍中取銀一千，交還岑猛，留羊運、岑猛守堡，將翠蓮，及鬆紋夫婦，俱隨帶在營。陷坑內割取五

毒龍夫婦首級，並著人至遷江，把四毒龍夫婦首級，一併割取。令羊化、岑威守堡，著元彪夫婦至葵花峒取齊。分一千兵，令士豪

父女及小躔去取思恩，袁無敵、張大勇在後接應糧草，囑咐道：「思恩聞柳、慶之事，到即可平。平後駐紮府城，安撫軍民，徇下

屬縣。待屈明到來，傳我之令，令其權理府事。探聽我入峒的信息，如已蕩平，即至桂林，守候班師。若未得蕩平，即候我調取。

」士豪得令而去。素臣領兵前至葵花峒，四大戶及沈雲北父子，俱來接見。素臣看那咬住，已是長成，虎背狼腰，居然一小將軍

矣！雲北等稟道：「毒龍等在路，招集亡散，共有一二百人，來攻本峒。因文爺前有密紮，不敢勉強遏其歸路，但緊守險要，放他

過去。誰知一過去，就攻破百靈、烏石，大肆殺伐。數日之間，各峒俱被收復。現在大毒龍夫婦，已進赤身峒去，二毒龍夫婦，占

住辟邪，三毒龍夫婦，守著彌，為犄角之勢。開星隨乾珠，避入天闕山去。封鬥不知下落。小人們俱緊守此峒，專候文爺軍令。」



素臣即傳令，張順、錦囊、天絲、鬆紋、嬌鳳、鎖住、關保並云北、咬住為前隊，將四五毒龍夫妻首級，挑示各峒，隨宜剿撫，得

勝，即留鎖住守百靈，薩氏守烏石，雲北父子守神狴，安撫峒民，接應糧草。令奚奇、葉豪、元彪、碧蓮、李全忠、葉世雄、易

彥、韋杰為後隊，俱至彌峒取齊，與前隊張順等，率領兵卒，分番攻打，卸甲便服，示不戰以休兵力。俟有內變，即並力攻擊，不

得違誤。各將得令前發，單留雲北在家候令。關保留住素臣，忙令蘭哥夫婦出見，並述想念之苦。素臣聽說，已是淒然。叩見時滿

面掛出珠淚，真是見了親生父母一般，那一種喜極沾巾光景，不覺也灑下幾點英雄淚來。關保備席，但令子媳陪坐，席間各把詩集

呈政，蘭哥集名幽香，篁姑集名瘦影，即取蘭竹之意。素臣揭看，大半都是懷人之什，或敘深恩，或推盛德，或追前會，或念昔

離，或因夢而致思，或傳訛而生痛，或閱史而歎古之莫偶，或論世而慨今之無徒，以至啜茗揮弦，花間月下，宛轉關生，皆為素臣

而設。不覺慨然道：「你兩人嗜痂之癖，一至於此！可奈天各一方，不能常時聚首，我不惜通宵之力，替你改削批評。回家後，裒

我全集，寄與兩人，朝夕展看，如與我周旋一室也！」蘭哥、篁姑喜出望外，感謝不已。素臣命取筆硯，就席上一面飲酒，一面批

削，席散後復筆不停批，直至四更，把兩部詩集看完，方才就寢。

　　次日復把詩文之法，細細講究。喜得兩人如飲瓊漿，如聞天籟，心花朵朵俱開，骨節珊珊作響，亦至深更方罷。次日初五，正

是素臣生日，蘭哥等是前年探問在心，鋪下紅氈，雙雙拜祝，並獻上壽詩百韻。素臣道：「此係何時做成？難道昨日竟沒有睡

覺？」蘭哥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夫妻二人，在枕上並頭聯句，一早謄寫出來的。」素臣道：「生受你了！昨日才與你講排律之法，

要首尾成一律詩，中間只顧分排開去，不可逐聯逐段填砌；虧你們已能領略。如此靈心，數年之後，怕不成作手！我當達之於朝，

俾火齊木難入貢天府，不令塵埋荒徼，淪落蠻方也！」蘭哥、篁姑重複叩謝。關保備了酒筵，替素臣上壽。素臣道：「母難之辰，

從不飲酒食肉，只蔬菜一盤足矣；可速撤去。」關保無奈，只得聽從。素臣復把水夫人庭訓，一一傳示。二人聞所未聞，登時把做

才子之念收拾，想做起聖賢來。正是：

　　惟人最靈，其靈在心；日錮日深，為獸為禽；日醒日清，乃聖乃神；鮑魚同臭，芝蘭共馨；近朱近墨，亦黑攸分；惟危惟微，

操之則存。

　　初六日黎明，素臣向關保取了鵓鴿號鈴辭別起身。到雲北家中，去別頓氏，並述素娥想念之意。同著翠蓮牽著黃馬，竟赴後

山，指點與翠蓮看道：「此『彌鎖鑰』四字，是天設這碑，示我出奇之路，那就是彌峒。他們從弓背兜轉，此時想方在攻打。我們

若從此乘虛，攻其後壁，腹背受敵，更有內應，彌立破。彌一破，各峒瓦解矣！奈俱是高山峻嶺，別人斷難爬越。姑屈翠姐一臂之

力，此馬極知人意，令其引路，可成此功也！」因吩咐黃馬：「慢慢的引我兩人，到彌峒去。」黃馬搖頭擺尾，望著亂山堆裡走

去，二人在後追隨。那知越走越險，竟至無路可走。黃馬已騰踏而上，立在迎面一個山頭，卻是壁立萬仞的高峰，又無樹可緣，如

何飛得上去？兩人目定口呆，進退無措，正沒主意。忽地山頭一陣風起，就那風勢裡，一隻猛虎直躥下來。翠蓮著慌，掣劍便斲。

素臣看清是那帶發神虎，忙用刀隔住，說道：「神虎來迎，大功成矣！」那虎向素臣點頭搖尾，俯伏於地。黃馬亦飛馳而下。素臣

謝了神虎，跨上背去。令翠蓮亦上黃馬。虎與黃馬，奔上山頭，風馳電卷，趕至彌峒後。

　　雖因路險，不甚防備，只百十個苗兵守把。但關路嚴峻，自下仰攻，百倍煩難，急切難破。素臣袖中放出鵓鴿，飛入半空鈴聲

四徹，方與翠蓮攻其後關。只見峒中火起，其光徹天，喊殺之聲，如雷震地，素臣知已內變，奮起神威，與翠蓮拼力攻打，登時攻

破。那虎竟奔東門，守關兵丁心慌勢散，守城苗丁發喊逃避。有膽量的，用刀斲來砍刺，被素臣刀揮劍削，血肉俱飛。三毒龍夫婦

都在城上，看見火光，又聽見喊殺之聲，知係民變。忙趕下來，正遇素臣，又騎著披髮之虎，嚇得已渾身抖戰。各掩一槍，掣身逃

走。守城兵將見主將已逃，誰敢迎敵，發聲喊，一齊逃散。內應峒民，便砍開城門，放外兵入城。外兵忽見素臣、翠蓮，勇氣百

倍，坐下馬匹，卻怕著神虎，嘶鳴跳躍，不敢近前。虎及黃馬即便轉身，竟奔西門城下。兵將方一齊擁入，隨後追來，毒龍夫婦已

出西門。守城兵將逃不及的，被官兵峒民，殺得罄盡。素臣留鬆紋、嬌鳳在峒，救火安民，接應糧草。把張順也留在峒，令其擇

吉，替鬆紋、嬌鳳完姻。自領眾將追趕，眾將馬騎落後，素臣、翠蓮兩騎獨追上去，堪堪至近，毒龍料逃不脫，回身拚命。男毒龍

接住素臣，女毒龍接住翠蓮，各盡平生本事，狠鬥起來。素臣便製得下毒龍。翠蓮戰未十餘合，卻已招架不住。忙起飛刀，向女毒

龍頸上斲去，錚的一聲，飛刀落地，頸上毫無傷損。兩馬已接，毒龍舒臂來擒，卻被黃馬將毒龍坐騎，夾頸一口，登時皮肉兩開，

血流如注。那馬痛極，忘命奔逃，翠蓮方才得脫。

　　素臣交戰時，一心掛著翠蓮，怕有失挫。戰不數合，即發出竹弩，射入鱗縫。毒龍此時性命關頭，便不顧疼痛，攢眉帶弩，拚

命惡戰。素臣著急，看清他頸下逆鱗分界縫內，用力一弩，直刺入喉。毒龍痛極拔弩，一縷血絲直濺而出，大叫一聲，仰跌下地。

坐下的馬，沒命逃生。神虎用爪抓住毒龍身胸，夾領一口，吸其膏血，登時身死。素臣下虎；翠蓮下馬，來割首級。休說翠蓮之

劍，剮刺不進。即素臣寶刀，亦不能如意，費了許多力氣，方才割得下來。後面兵馬已是趕到，素臣把首級交付，再上神虎。翠蓮

亦上黃馬，重複追趕。毒龍等坐騎本是有力，且見慣虎豹，故敢接戰。然究係凡馬，怎比得黃馬是虎種神駒，一被咬傷，使忘命狂

奔。素臣等割砍毒龍，又俱耽擱，故得跑脫。直追到雁奴峒，只見峒口擁擠的人，不計其數，見素臣虎到，發喊逃避。素臣定睛細

看，見峒門內一個長人橫掛，像是女毒龍模樣。正在疑思，只見藍五、胡九、胡十三人，遠遠跪著道：「莫非老爺嗎？」素臣道：

「我正是你們的主人。這掛著的是何人？是死是活？」藍五道：「這是三女毒龍，掛死在此。」

　　素臣入峒，看那女毒龍時，一頭鑽入一個油布袋內，袋口之繩，緊緊扣住，摸那軀已是僵冷。因扯斷繃繩，解袋看時，滿袋都

是桐油，毒龍頭臉俱爛。看不出生時面貌。問其緣故，藍五道：「小的奉老爺之令，與胡九、胡十往來各峒通信，小的到這峒裡，

卻遇毒龍等敗回，收復各峒，這峒裡派有峒長，領兵把守，小的不能回去，就跟著胡九暫住峒母廟中。昨日夜裡，峒母托夢陳淵，

說今日三毒龍該被老爺所殺。女毒龍該逃進峒來。教陳淵和小的們起義，倡領峒民，殺死峒長。備著油布口袋，滿貯桐油，口穿繃

索，向東斜掛在峒門之下，等女毒龍自來受死。峒民因峒母靈感，聽信陳淵說話。因胡九賤賣蘇貨，個個與他相好，他兩人出來號

召峒民，無不順從。一早，把峒長殺了，守峒兵丁，非死即逃。眾人就推陳淵為主，現在把守西門，防斷木峒峒長髮兵問罪。小的

們把守東門，備好油袋，果有這女毒龍跑進峒來，一頭鑽入那袋，繩就繃緊，頃刻身死。小的們牽過坐騎，正要放這油袋，恰遇老

爺到來。」素臣問胡十：「緣何也在此峒？」胡十道：「三毒龍夫婦占住辟邪峒，小人逃脫至此，就與藍五同住在廟，今日一早，

幫同起義的。」素臣吩咐，把女毒龍屍身掩埋，割取首級，送到廟中，我要去作謝峒母。於是同翠蓮等至廟，點起香獨，作揖致

謝。陳淵聞信，趕來叩見。素臣即命權主峒事。後面人馬趕到。宦應龍說：「前受密諭，即往投封鬥，預曉峒民；毒龍攻峒，便即

降附。封鬥與小人，俱藏匿秘密之所。自官軍攻峒，即約會峒民，聽空中號鈴一響，便放火吶喊，分頭殺賊。小人事定後，令封鬥

同鬆紋鎮撫，特來繳令。」素臣慰勞已畢。令軍中取二千金，交與陳淵，以千金修建廟宇，以千金置買祭田，永遠香火。藍五、胡

九、胡十俱隨營聽差。因天色已晚，把兵馬就駐紮峒中，素臣與神虎俱宿廟內。到半夜時分，夢見峒母來謝，並求玉麟，放其子來

峒，依傍陳淵。素臣允諾。峒母叩謝而去。次日，起兵至斷木峒。初八，至沉鐵。初十，至獼猴。一則因各峒峒民，俱恨毒龍淫

惡，無不離心；二則毒龍身死兵敗，傳言素臣如俗語二郎、哪吒相似；三則約束嚴明，秋毫無犯；四則兵強馬壯，再有神虎前驅；

所到之峒，非守城兵將，望風先逃，即合峒之民，內變出降，真個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兵不血刃，各峒俱下。素臣將藍五留在斷

木，胡九留在沉鐵，胡十留在獼猴，權為峒長。三峒峒民，俱買過三人賤貨，平時感激過來；知是素臣家將，畏威懷德，無不輸

心。十一日，兵至辟邪。二毒龍夫婦，聞三毒龍夫婦被殺，各峒俱降，嚇得便溺俱下，那裡還敢抵敵，早已收兵，連夜逃回赤身峒

去了。素臣進峒，扎住大軍。

　　次日黎明發令，命元彪、宦應龍、碧蓮、翠蓮為先鋒；奚奇、葉豪率領李全忠、葉世雄、韋杰、易彥為中軍；錦囊、天絲監押

糧草，在後接應，為合後；吩咐道：「大鵬、孔雀兩峒，聞我兵至，亦必爭先投附。可令峒民，公舉老成，權為峒長，另候指揮。

到了赤身峒，便有戰殺之事。他獸兵已盡，倘峒中尚有餘孽，當以弓手制之。親軍出戰，則以巨斧重錘敵之。若毒龍親出，便以竹



弩竹籤，紅彩油等物御之。彼計窮力極，必入內峒堅守。汝等便分隊攻擊，以休軍力。待我自來，另有破之之策。不可行險僥倖，

輕入重地，致有傷損！」奚奇等得令自去。素臣欲往天闕山，神虎伏地而吼。揣知其意，作揖致謝道：「天闕山自不便同去。但你

屢立大功，尚無寸報，我意欲勸你每日但食一獸，勿傷生人，稱善以昌汝後，亦所以報汝也！」那虎把頭點了幾點，將黃馬舔了幾

舔，大嘯一聲，飛跳而去。素臣騎上黃馬，竟奔天闕山石峒中來。乾珠、開星、引五俱在峒口等候，接將進去，備問別後無事，各

各驚喜歎異。素臣見峒中添了無數房屋，問知是神猿預備，以處開星合家眷屬及家下苗丁。用過早膳，神猿請素臣入見拜見。覆命

玉兒出見。玉兒哭拜起來，悲痛不勝。神猿命丫鬟抱出四個小孩子來道：「此四孫俱係孿生，係兩胎所產；現在復有重身。非相公

開天神手，此輩俱從何處生活？」

　　素臣好生驚異。看那四兒，只有兩付面龐。問其乳名，一名角，一名亢，一名氐，一名房。神猿道：「曾為占數，當得二十八

男子；故以二十八宿名之。」素臣似信不信，唯唯答道：「三年之內，已得四子，後有重娠，每舉必雙，即二十八子不難也！但何

以無一女子？」

　　神猿道：「數上復有四女，合應三十二數。」素臣道：「漢光武於二十八宿之外，復添畫四人於靈台，亦是三十二數；昔為國

瑞，今為家祥，可喜，可賀！」玉兒拜罷，忽見攢著眉頭，面如白紙，吃驚問故。神猿手掐一數道：「相公勿驚，心、尾兩孫將出

矣！」急命玉兒入房。不多一會，丫鬟出報：「大娘娘又生兩舍矣！」素臣大喜而出。

　　午飯後，令乾珠進去，問神猿破峒之策。須臾，出回：「家母說，破峒之策，三年前恩爺已經定下，何庸家母饒舌！醋炭柴

薪，現已著人搬運峒後。奇兵家母請自當之。令乾珠隨恩爺至峒前聽令。但此時尚早，是留恩爺過三朝，然後前去。」素臣允諾。

因令開星回辟邪，主持峒事。並令雲北父子，至赤身峒聽命。開星領命自去。次日，素臣無事，與乾珠講論韜略，將古今戰伐之

事，一一指點。正說到長鬣三人，迭對餘皇以亂軍心這一節，只見幾個丫鬟，慌慌張張的趕來報導：「大娘娘過了去了！快請文相

公進去哩！」乾珠大驚失色，素臣亦猛吃一驚。正是：

　　為感恩情深入骨，便教風火急攻心。

　　總評：

　　行軍之道先得人心，不特將領士卒和協而己。素裡徵苗所統士卒，除家僕男女之外，吉於公、韋杰、易彥為江西之師，林士豪

為福建之師，奚奇等十－人為山東之師，似乎調集各省歸其統轄，實則不奉詔敕，不由本兵撥調，並不從雲貴粵西督撫指派協剿，

無非素臣忠義之氣，自相聯合，宜其感激用命，以成大功。乃各峒大戶亦皆聽其指揮，悉成勁旅，此非得人心之效歟？靳監嫉害忠

良，單謀毒計，徒假素臣以出征之名，而一兵不發，粒餉不給，料其必無成功，可以加害；而孰知其得人心如此，殆有天意焉然。

而用兵者於此，亦思過半矣。

　　峒元能使幻術，龍虎火蛇等相既為素臣所破，而紅孩兒神尿一浸，遂至被捉。此番果知素臣來此，當如褲中之蝨，深處不出，

其猶敢為毒龍設策哉？故訛傳仙逝語，自是真情。然親軍報導，文白請軍師會話，提出姓名，何以不汗流浹背，毛髮森豎，而僅遲

疑不決也？然則峒元亦無用之小人，不如其子之猶有武勇遠矣。

　　軍前會話，大是疑陣，雖毒龍亦必猜想。峒元於此只兩著急棋，閉關不出，以絕毒龍之疑，使素臣間計不行，上策也；逼出會

話，乘勢逃跑，素臣必不加害，且可以岑咥形跡告之，大軍得勝，功當首屈，此中策也；乃輕出相見，絕無機警之心細加防察，而

於毒龍城上暗窺情事，且至自浸鼓裡，迨破綻盡露，疑竇大開，翻欲籍口辯以自解，其能免於戳乎？通篇看去，似乎素臣手段太

辣，實則峒元茫然無知識而已。自來恃妖術而又與異類相處，皆危機也。然身入其中，每每至死不悟。嗚呼，異端之害也。

　　前回遍歷諸峒，安排此時戰伐，無不立竿見影。此與隨金相巡閱九邊，暗為搜套虜張本者不同。彼則金相復旨，素臣獨游，只

以一筆包括，必至搜虜成功，而後顯出相變地勢之作用；此則前文為之引，而後事為之險，糾結各峒大戶預各醋炭薪柴，與夫神猿

指示峒母靈乩。前後印證，無不相合。何文章之變化，忽呆忽活，忽略忽詳，竟無一定之法，而隨意抒寫若此。但搜虜一事雖不明

著於先，而中間絕無關繫之時，插入衛飛霞一段議論，是又不得雲無立竿見影之法矣。天下無印板文字，而理法固一成不變，豈得

以小說而忽之。

　　素臣儒者其行軍，不應有詭謀。與岑咥之書，以小兵混入得投於毒龍之手，而峒元與岑咥皆死，豈咥之勇，又濟以峒元妖術不

如是，竟不能破之，乃必施此狡獪乎？讀至此處，不覺大疑。繼而思之，咥果來歸為之，請復土職，非誘之也，而峒元邪不勝正，

前已破法於素臣之手，此時孑身逃歸，固非意外。書中字字是情，句句血誠，何償偶弄狡獪？峒元辨別隨兵，搜出私書，以與咥

謀，誰其禁之？乃如此憤憤，致為毒龍所害，固二人死期將至，神昏志迷，以自羅於禍也，豈素臣以計殺之哉！

　　披髮神虎是於白玉麟家夢中而夢，由慎氏謝剖沉冤而起。飛娘紅瑤俱見慎氏來謝，獨素臣多一發虎。爾時無以捉摸，至初入苗

峒，始於引五家見之，然與慎氏殊不相涉，一在廣西，一在山東，路隔幾萬里重，何以慎氏獨素臣跨之，不意幽貞烈魄，遠受苗方

香火而靈感又如是也！以夢作狀，前後情事，直能一線穿起，真是奇書。

　　玉兒牝戶經素臣幾夜磨擦而成，真是鑿開混沌手段。二十八宿次第羅列，混沌變為文明矣。然則乾珠亦補天修月者流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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